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嗑，间或还会发出一些夸张的叫嚷与高分

贝的笑声。这天也不例外。疫情封控下，

她们的喧嚣和不自律让我反感。人生而自

由，但是，自由必然又是相对的。我真想

对楼下喊几嗓子。但都是一个小区的邻居，

我心里又不好意思起来。为此我非常郁闷。

不过我再仔细想想，生活的磨盘本就

沉重，如果再自寻烦恼，那可不好——我

内心劝自己通透些，摒弃不良的情绪。索

性打开书本，开始读书。入了意境，心静

了，气顺了，头脑清醒且不再焦躁。想来，

即使一夜无眠，又有那么多烦扰，读书其

实也是一种救赎。

母亲同住一个小区的小姨关照，燕表妹还

帮忙网购了鸡和虾，总算吃喝无忧；又想到，

三弟自己不太会做饭，通常都在单位吃食

堂，这回突然封控了，也不知他家可有余

粮？我在床上辗转反侧，今夜注定无眠。

索性又拿起手机看，竟然看到一墙之隔的

罗马花园西区，在隔离筛查时检测出有人

核酸阳性，好在我们小区无恙……

我这个人生活的比较马虎，吃穿只求

饱暖，也不喜聚会逛街，这种生活理念，

倒是让我能安心宅家。但我的邻居们却不

行。我家前后楼总有那么几个人，大清早

就拉只狗，在我家窗下张家长李家短的唠

一夜无眠

“呜呜呜”。呼啸而来的救护车声，

像一头巨大的怪兽，撕破了夜的安宁，静

态管理下它的声音犹为刺耳，摸到手机，

一看，才三点十二分。

真够糟心的，不知谁家又出现了状况？

封控后，我首次感到焦虑。想同在瑶海区

的父母家也封控多日了，母亲一向节俭，

买东西总是舍不得，像挤牙膏似的只爱买

一点点，家里没有米桶，米常年就用一个

旧电饭锅存储着，有一次我甚至和她开玩

笑说 :“老娘，您下回改用火柴盒装得了。”

这能吃几天啊？封控的第一天我和二妹通

了许久电话，我俩都十分不安。好在有与

庆   红（安徽合肥，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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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熊猫

在苏州南园桥堍的斜阳里，一朵朵雪

花优雅飘坠。这是我师傅的手艺。他说，

桥下的流水，都带有家乡淮安滴溜溜转的

观望，所以，他的剃头手艺永葆青春。

我问，什么叫滴溜溜转的观望？

他嘿嘿，眼乌珠就是这么转的嘛！

看他口罩上的眼睛，近七十年的岁月

不留多少痕迹，依旧滴溜溜顾盼传神。这

个剃头佬，剃了五十多年的头，淮安城小

有名气。退休后，转战江南姑苏城，桥堍

摆摊，一杆旗为店招，一凳一巾为行头，

余下全看他手艺。专为老年人剃头。生意

不错的秘诀估计有二，一为价钱便宜，二

为活络善谈，眼一眨就来俏皮话；白发飘

落之际，他还能让围白巾就剃者和周围候

剃者的笑声一同飘落。

这里剃头晒太阳，空气新鲜。老友在

楼上看到桥堍升旗，就知道剃头的老熊到

了，寻着暗号来剃头！

老角儿有劲！老熊问我，人为啥要剃

头？头上毛是烦恼丝，和尚尼姑逃脱红尘

烦恼的标配，就是刮净头上毛。剃头过程

得有开心配套工程。说话间他电动剃刀上

的一团白毛，轻轻一扬缓缓坠地，眼光瞟

向我，问，像不像岳家军第一猛将高宠枪

挑铁滑车？

他还一眼就看出了我想偷师。他说我

的头泄密了。我摸着不整齐的鬓角笑。的确，

我有一把电动剃刀，不想外出理发就自己

搞一搞。他教我，自己剃头也是可以的，

要头上戴顶帽子。他当年无师自通，就是

自己给自己剃，头上扣只碗，碗边全剃光。

后来哥哥能文让他剃，连夸剃得好，他才

有胆子下乡给人剃头，练好手艺返城，农

村包围城市。

女儿从淮安嫁到姑苏城，他就是这座城

的老丈人。过江来帮助带外孙也如“渡江战役”，

一把剃刀老而弥新。“过紧日子” 不是愁眉

苦脸，是紧而有乐，懂了吧徒弟？哈哈！

桥下运河流水，相连淮安，水影中就

映现一个快乐顽童的眉眼。眨眼，变成了

剃头佬。从桥下流水望见故乡？

师傅说，要表扬他的话，就表扬他退

休不退志。还不爱做无名英雄，叫熊能武，

熊猫的“熊”，能文能武的“能武”。

我笑，那就是功夫熊猫！

他扮鬼脸，举着剃刀，叉腿张手，一

个不笨的老熊猫招式。

刘   放（江苏苏州，文化人）


